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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窗夜雨品红楼秋窗夜雨品红楼
李心亮李心亮

在《红楼梦》中，女儿们以大观园为
主舞台，大观园内又以怡红院为核心。
怡红院里有宝玉的四个大丫鬟。她们是
袭人、晴雯、麝月、碧痕。四人各秉天性，
各怀心事，却同被命运抛掷于这锦绣牢
笼之中，以不同的姿态演绎着中国古代
少女的生命哲学。

袭人，表面温婉似水，实则暗藏机
杼。她侍奉宝玉，无微不至。宝玉雨中
叩门，众丫鬟不应，首席大丫鬟袭人去开
门，挨了宝玉一个窝心脚，登时使她肋上
青紫。她强忍疼痛，只夜里悄悄啜泣，吐
血后，宝玉着急要去请太医，要山羊血、
黎洞丸，被她强行按住，不让宝玉兴师动
众，次日仍笑语如常。这般隐忍，何尝不
是深谙生存之道？在女人多是非多的窝
子里，她是相当自抑、冷静、谦和。她向
王夫人进言时，字字恳切，句句为宝玉计
谋，心底却涂抹着计算自己前程的底
色。这丫鬟心中有一本清晰的账目，计
算着人情世故的重量。她的“贤”里，藏
着步步为营的谨慎；她的“善”中，含着既
不伤人更要为己谋算的聪明。这是古代
少女在绣笼中的最大理性——既然不能
挣脱金丝笼子，便要做最让主子喜欢的
那只雀儿。有读者认为，袭人是陷害晴
雯的元凶。我个人的看法不是这样。袭
人和晴雯性格不合是真，她俩当初都是
史太君安排在宝玉身边的人，背后的第
一背书人都是老太君。随着老太君年纪
渐大，风烛残年，权势渐减。袭人第一时
间瞅准机会，向当家主母王夫人递上了

投名状，转眼从史太君的耳目眼线转身
为王夫人的耳目眼线，而憨直的晴雯仍
旧抱着史太君的大腿不放，焉有不败之
理？王夫人出身不如侯门千金史太君高
贵，也没有史太君的伶俐口才，活在婆婆
阴影里二三十年，明面上不敢反抗，实际
是要借着赶走晴雯来树立自己当家主母
的威风。

晴雯是一团火，烧得炽烈而短暂。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八字判词，写尽她
的悲剧性抗争。她进入怡红院，是有背
景的。她是史太君亲自指派侍奉宝玉
的，她是被老太太欣赏的人。能入老太
太法眼的，岂是一般人？只有她，敢和宝
玉当面锣、对面鼓铿锵起来。她敢将宝
玉的扇子撕得粉碎，并非她不知轻重，
实是心中郁结难舒。那撕扯声里，有多
少对命运不公的抗议？她病补雀金裘，
从二更直到五更天明，拖着病体，不单
单是尽职尽责，更是以患病之躯证明自
己的倔强。林黛玉的影子在她身上摇
曳，她却比黛玉更多了几分锐利与张
扬。这丫鬟不信命、不服输，最终却仍
被命运倾轧碾碎。长得好，手又巧，嘴
头子也利索，她的这些优点恰恰是害死
她的一条条绳索。她的死亡是一曲挽
歌，唱出了那些不肯低头的灵魂终究难
容于世的悲凉。

麝月似月中微光，不争不抢，却自有
其存在价值。元宵佳节，众人都往前头
看戏，独她守在屋中。宝玉归来，见她孤
坐灯下，便取过梳篦，细细为她篦头。那

一篦一篦，梳通了青丝，也梳通了两个灵
魂间的某种默契。她不像袭人那般刻意
经营，不似晴雯那般锋芒毕露，却在群芳
争艳之际，守住了自己的一方宁静。这
丫鬟不争而自显，不言而自重，展现了中
国古代少女另一种生存智慧：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至若碧痕，着墨最少，却最堪
玩味。经典场面是个暗过场：她侍奉宝
玉洗澡，竟弄得“满地水湿，席子上都汪
着水”。短短数语，暧昧横生。她不像袭
人有明确目标，不似晴雯锋芒毕露，亦未
如麝月淡然处世。那汪水渍中，映照的
是一个少女试图在有限空间中留下痕迹
的渴望。她的“水湿满地”，何尝不是被
压抑情感的一次不经意宣泄？在这惊鸿
一瞥中，我们巡查到了古代少女情感世
界的复杂维度——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生
命，也有其暗流涌动的内心世界。

曹雪芹写这些丫鬟，笔端常带悲
悯。他不仅写她们做了什么，更写她们
为何如此做。袭人的算计背后是家生奴
才的无奈，晴雯的骄纵是无所依凭的恐
慌，麝月的淡定里藏着明哲保身的智慧，
碧痕的暧昧中可见身份卑微者的情感渴
望。这些少女在重重束缚中，依然努力
活出自己的样子，即便这种“自己”不得
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我感慨，四个花季少女从红楼深处
走来：一个温婉计算，一个烈火焚身，一
个静水深流，一个暗涌难平。大观园终
将倾颓，而这些女儿们的悲欢，却穿越时
空，千年后依然鲜活。

《红楼梦》里有个多姑娘，名
头不好听。书上说她“妖调异常，
轻狂无比”，荣宁二府的男子，“倒
有多半被她训练过”。这般人物，
原不过是书里一个点缀，如同墙
角野花，无人正经瞧她一眼，也少
人认真去探究她一番。

谁知偏是这人，却说出一句
惊天动地的话来。

那日宝玉偷偷去探望被逐出
的晴雯。晴雯病得只剩下一把骨
头，睡在芦席土炕上，连口干净水
也无人递送。二人悲悲切切，正
说着诀别的话，多姑娘却从外头
一头闯进来——她是晴雯的表
嫂，这就是她的家。多姑娘一见
宝玉，便笑嘻嘻地上来搂抱。她
素日听闻怡红院里的公子哥儿与
丫头们不干净，只道宝玉也是来
偷会的。宝玉却吓得连忙躲闪。
多姑娘越发觉得有趣，便假意要
走，却悄悄躲在窗外听他们说
话。这一听，却听出了大文章。
她听见宝玉哭得哽咽难言，听见
晴雯剪下指甲递与他，又与他交
换贴身穿的旧红绫袄。听见他俩
说“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说“早知
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一个道理”。
字字句句，全是干干净净的诀别，
不涉半点苟且之事。多姑娘怔住
了。她原以为要听一出风月大
戏，却不料撞见了两颗患难真
心。她又掀帘子进来，这次全然
换了个人。脸上那轻佻笑容不见
了，叹道：“可知世人的嘴一概听
不得的。”这句话石破天惊，竟是
从她这个人人口中不堪的女人口
中说出。我每读至此，总觉得心
头大震。贾府上下的正经人，哪
一个不是道貌岸然？哪一个不是
满口仁义道德？偏偏是这个人尽
可夫的多姑娘，却一眼看穿了真
相，一口道破了虚实。她虽活得
不堪，却更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
假。她处在泥泞之中，反倒识得
人性的洁净。最后，她反倒安慰
宝玉：“你有话只管说，放心地
来。”自己却转身出去，为这两位
有情人把门望风。这一刻，她哪
里还是那个轻狂的妇人？分明是
个仗义执言的侠客了。

我读《红楼梦》三十余年，常
读常新。曹雪芹写人，从来不肯
简单了事。好人未必全好，坏人
也未必全坏。多姑娘这个人，放
在别的书中，大概率是个脸谱化
的淫妇。偏在《红楼梦》里，她有
了血肉，有了灵魂。或许正因她
从小在泥泞里打滚，才更懂得人
世间真情的可贵。

世间多少事，都是如此。说
公道话的，偏是那最不相干的人；
看得最明白的，偏是那最不堪的
角色。

《红楼梦》堪称一部女儿书。这其中既有身份显赫的王公诰命夫人，也有公侯世家的小姐，但更多的是服务于她们的丫
鬟仆妇。她们身份有别、善恶各分、贤愚各异，让读者从中窥见了芸芸众生的精彩与无奈、繁杂与朴拙。人物描摹之细致，堪称古
典名著第一。秋窗夜雨，品读上三五页，不亦快哉！

说到《红楼梦》里“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的典范，王善保家的绝对排得上
号。她原是大太太邢夫人的陪房，一
个仗着些许权势便忘了自己是谁的

“刁奴”，曹公通过她，将一个“没有慈
悲心”的小人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她的“没有慈悲心”，并非简单的脾气坏
或自私狭隘，而是一种根植于愚昧、嫉
妒和权力膨胀的恶，最终在“惑奸谗抄
检大观园”这场闹剧中完成了自我的彻
底毁灭。

王善保家的恶，首先源于一种扭曲
的嫉妒。她作为不得势的邢夫人的心
腹，对大观园里那些如花朵般娇艳、又深
受贾母宠爱的丫鬟们，早已积攒了满腹
的怨毒。当王夫人因绣春囊事件震怒，
向她询问园内情况时，王善保家的立刻
将矛头直指晴雯。她的一番谗言，堪称
嫉妒的范本“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
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她
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
巧嘴，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样子，在人跟
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
她就立起两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调
调，大不成个体统！”这番话，句句是刀，
口口如剑，这刀剑源于她阴暗的内心。
她嫉妒晴雯的美貌，贬之为“妖妖调调”；

嫉妒晴雯的伶俐，斥之为“能说惯道”；更
嫉妒晴雯身上那种不向奴性低头的骄
傲，污蔑为“抓尖要强”。一个充满生命
力的女孩，在她眼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
人。她并非真的关心“体统”，只是借“体
统”之名，来发泄自己积压的酸葡萄心
理。这份因自卑而生的嫉恨，是她所有
行动的原始驱动力，毫无对他人生命的
半点怜悯。

一旦获得王夫人授予的“抄检”权
柄，王善保家的瞬间忘乎所以，将这次严
肃（但荒唐）的搜查，当成了自己耀武扬
威、打击异己的个人秀场。 抄检过程
中，她“一心只要拿别人的错儿”，表现得
比正经主子王熙凤还要积极。在怡红
院，她得意地“挨次都一一搜过”，甚至对
袭人、麝月等大丫鬟的箱子也要打开查
验，一副十足小人得志的嘴脸。她的“没
有慈悲心”在此表现为一种对他人尊严
的肆意践踏，将丫鬟们的私密空间翻个
底朝天，并以此为乐。她的权力幻觉在
搜到探春处时达到了顶峰。面对凛然不
可侵犯的三姑娘，凤姐都连连赔笑解释，
她却“自恃是邢夫人陪房”，竟然“越众向
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还嬉皮
笑脸地说：“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
没有什么。”这一举动，是她愚昧无知的

终极体现。她完全不懂察言观色，被虚
幻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以为可以凭借“奉
太太的命”横行无忌。她不懂得尊重，更
不懂得敬畏，对探春这位庶出但极具威
严的主子，也毫无基本的慈悲与分寸
感。这一掀，彻底点燃了探春的怒火，响
亮的耳光随之而来，也为她最终的惨败
埋下了伏笔。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精彩的戏
剧性一幕，就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当抄
检到她的外孙女——迎春的大丫鬟司棋
——的箱子时，报应来了。谁料想，一翻
就翻出了司棋与表弟潘又安私通的定情
物和情书，面对铁证如山，她只能自扇耳
光，自话自骂。和她身份相仿的周瑞家
的等管家娘子们无不暗暗拍手称快。凤
姐笑着看她“又气又臊”的窘态，周围人

“无不称愿”，都嘲笑她。她只恨无地缝
可钻，只好自己打着自己的老脸骂：“老
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
现世现报！”

这才是最绝妙的一笔：一个最没有
慈悲心、总想置别人于死地的人，最终被
自己亲手点燃的火焰烧伤。她的悲剧，
是愚蠢、狭隘与恶毒混合发酵后的必然
爆炸。她本想看别人出丑，最终自己成
了全场最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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